章太炎、邹容狱中致柳亚子的信
徐文烈
柳亚子于一九○三年到上海加入中国教育会，进爱国学社。于是，结识了章太炎、邹容、蔡元培等。从此，从事民族革命，开始发表许多反对清政府的诗文。嗣后，又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及光复会。后来，与陈去病、高天梅发起组织革命文学团体“南社”，是“南社”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。“南社”的创立，正与中国同盟会内外相呼应。当时，柳亚子所著的诗文，是用“人权”、“亚卢”、“弃疾”署名。他结识章太炎、邹容等后，同情邹容的革命行动，就与蔡冶民、陶亚魂共同出资印行邹容所著的《革命军》，广为宣传革命。不幸，上海《苏报》事件，章太炎与邹容被捕入狱。柳亚子对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者的这一罪行非常愤怒，曾亲往狱中探望并作《有怀章太炎、邹容（威丹）两先生狱中》诗：

祖国沉沦三百载，忍看民族日仳离。

悲歌叱咤风云气，此是中原玛志尼。

泣麟悲凤佯狂客，搏虎屠龙革命军。

大好头颅抛不得，神州残局岂忘君？

当时，柳亚子又通过金松岑先生经常送些衣物和信件向章、邹两位慰问，互通消息。而章太炎和邹容虽身在狱中，也惦念着外面的战友，通过金松岑先生曾致书柳亚子。现分录于后。

章太炎致柳亚子书：

亚卢仁弟左右：别数月，忽得《江苏》杂志，兄弟所为《郑成功传》。曩吾覩弟之面而今靓弟之心矣。杂志草创时，辞颇噎塞，数期以来，挥斥慷慨，神气无双，进步之速，斯为极点。松岑到沪数次，询弟近况，知家庭雍睦，无所阻碍为慰为快。亚魂、冶民想时聚首，崇论闳议，亦能渐入俗耳否？自教育会分散以来，爱国诸君，亦既飘摇失所。昨闻浔溪公学又以小衅分裂，自兹以往，社设诸校益凌迟衰微矣。同川之存，千均系发，多得诸弟与松岑，去病、蛰龙诸君尽力维护，一成一旅，萌蘖在兹。当使朱鹤龄、陈长发辈知后起有人，不以爱国分散之故，遂谓天下之莫予毒也。狱事稍懈，强寇猖狂，今也老矣！岁中当与弟辈握手。即颂侍祉

兄章炳麟白  癸卯

二、邹容致柳亚子书：

人权志士足下：奉致枚公书，得近状，审足下以支那大陆尚有某某，不以其微贱忽之，感甚！某事国无状，羁此半年，徒增多感。幸得枚公同与寝食，迩来获闻高义，耳目一新。奈某愚钝，不堪造诣，且思潮塞绝，欲尽文字的国民责任，念而不能得足下活泼之文章，鼓吹国民，祖国前途或有系耶！狱事消息又转伪京，俟有来文，然后定议。专此敬问起居。侍祉

弟邹容谨上  癸卯

附带提起的，在这以前，邹容曾为柳亚子的扇面题有“中国少年之少年”七字，这柄扇面的另一面是金松岑先生所画“一人吹军号，”意即邹容所著《革命军》的号角唤起民众前进，起来革命，推翻清王朝。

应该说，所有这些诗文书信，都是我国近代革命史中文献。事隔七十多年，读来感慨系之！

注：作者系柳亚子姨甥，民革中央团结委员，广州市政协委员，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。
